
湘江副刊：在一个自己并不认

可的时代生活，且“屡战屡败”，他

是如何自处、如何安放自我的？您

希望船山思想如何启迪当代青年？

聂茂：船山先生的“立言”经历

了否定、徘徊、思考、觉悟、肯定、执

着等曲折过程。一开始，他是抱着

“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的报国情怀。

但残酷的现实，将他的梦浇灭了。

当他历尽千辛从王朝中国跳

出来，审视文化中国时，他的心终

于安静下来。王朝中国可以亡，但

文化中国一直在那里，不会因皇权

的浮沉和朝代的更替而消失。这个

文化中国的血液与魂魄不正是“文

脉”吗？他可以把王朝中国里所经

所思进行深刻全面的反省，给文化

中国注入新的血液。这是他的信念

所在，也是他的力量之源。

船山先生由此沉潜下来，看到

了 一 个 辽 阔 无 边 、生 机 勃 勃 的 天

下。他经历了南明的朝堂，也看清

了百姓生活的苦难，他对历史以及

历史进程的逻辑有了更加深刻的

认识。

对当代青年的启迪就是：要像

船山先生那样，“相信就能看见”，

乡试失败，他关注的还是“天下事，

少年心”，不为自己的得失而改变

自 己 的 信 仰 。努 力 做 一 个 纯 粹 的

人、有自己王国的人、灵魂含香的

人。

湘江副刊：无论是在著述中还

是在纪录片中，船山先生都是比较

严肃的形象。您在阅读和研究中，

有感受到他其实是非常鲜活的吗？

聂茂：船 山 先 生 的“ 高 冷 ”和

“严肃”形象，完全是一种误读。他

的爱好很广泛，好交 友 ，喜 辩 论 ，

喜 酒 ，作 诗 ，静 养 ，打 坐 ，样 样 都

会。他家里有一把祖传的龙星剑，

他很喜欢舞剑。他还会谱曲，也会

弹琴。他有一把“独幽”古琴，晚年

一 直 伴 在 身 边 ，现 在 还 被 湖 南 博

物院收藏。不仅如此，他还挺会做

菜，衡阳一带流行的“夫之肉”，就

来源于此。

有一次，他去好友兼姻亲刘庶

仙家住了二十多天，临别时，他赠

刘庶仙对联：“无事何必到南乡，不

争名、不争利、不争地权，既住了二

十多天，应该要快些走走；有心要

求谋东西，志在国、志在民、志在世

界，忙奔着五千余里，那晓得死便

休 休 。”刘 庶 仙 如 获 至 宝 ，叹 道 ：

“唉，都说夫之兄文章诘屈聱牙，藏

腑甚深，奇辞奥旨，灰雾晦涩。然此

联有如幼儿学语，田妇叨家，通晓

明了，一清二白。”刘庶仙郑重其事

宣布：“此联从此乃镇家之宝，刘某

必藏之绝处，传之后世也。”

你看，他是多么有情趣的一个

人。

谱曲、弹琴、爱做饭，这个先生不“高冷”

船山先生，在自己的王国驰骋
——专访纪录片《船山先生》文学撰稿人聂茂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通讯员 李雪

做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有惊喜也有遗憾

湘江副刊：总导演李东绅说，

这次是他最难的一次创作。作为文

学撰稿人，您有这样的感受吗？

聂茂：作为《船山先生》的文学

撰稿人，我能够理解他所说的“最

难”。原因在于，一是研究船山先生

的资料都是学术性的，较为枯燥，

不适合纪录片表达；二是船山先生

存世的著作也是千万字，且他的著

作非常难懂；三是船山先生所写文

章涉及面太广；四是船山先生好古

雅，爱用典，加之他一生不与清廷

合作，为避免文字狱，他写得非常

含蓄，即便是专业人士也很难真正

读懂吃透；五是最重要的，船山先

生生前寂寂无名，他的师长、同窗、

朋友和家人等鲜有鼎鼎大名者，正

因为此，要比较准确、全面、客观、

真实地还原船山先生的一生是十

分困难的事情。

湘江副刊：您之前写了历史小

说《王船山》，纪录片的撰稿与小说

创作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听说纪录

片的文本创作历时半年，纠结在何

处？有没有什么遗憾之处？

聂茂：历史小说可以秉持“大

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可

以虚构一些人物、一些场景、一些

对话，可以虚构一个充满悬念又符

合逻辑的文学世界。但纪录片则不

同，它要求的是全面真实，时间、地

点、人物、事件，不允许任何虚构，

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核检。

2024 年 9 月 25 日，我应邀参加

纪录片启动仪式，作了发言。李导

一听，当即推翻了自己团队历经半

年的写作计划，决定由我来担任文

学脚本的撰稿。我只花了 5 天时间

就 完 成 了 写 作 。我 的 前 期 基 础 扎

实 ，要 做 的 工 作 是 删 减 和 核 查 细

节。纠结在于，传记忠于历史和船

山先生的人生轨迹，但相对平淡，

缺少生活气息。因此，我要做的是

在忠于传记和不违背纪录片制作的

基础上，尽可能地让人物鲜活起来。

现在播出的《船山先生》总体

感觉很棒。要说遗憾，一是实景人

的表演与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有差

距；二是船山先生的诗词歌赋没有

很好地融入其中，这些作品既是他

生命历程的徘徊挣扎，又是他的哲

学深思与精神寄寓；三是船山先生

的家人如父亲、大叔和大哥的影响

有较大提升空间；四是石鼓书院与

岳麓书院的求学经历及其同窗学

友的青春岁月表达不够；五是在湖

湘文化的传承性上如对屈原、周敦

颐等承继与开新方面有所不足。

湘江副刊：纪录片中第一集就

提到了当时的世界大势。晚明有开

海思潮，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影

响了部分国人的实学观，船山先生

的思想是否受到此影响？

聂茂：船山先生正处于明清改

朝 换 代 、东 西 碰 撞 异 常 激 烈 的 时

代。当时，欧洲历算学的输入，以利

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为

代表的中外学者合译书籍不下百

种，这是中西文化交融相互影响的

复杂时期。而船山先生对西学是持

开放性的态度。

湘江副刊：船 山 学 自 晚 清 始

显,受其滋养的一代代湖湘英杰为

推进中国近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

很 多 后 来 者 的 身 影（第 四 集 的 尾

声），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影像叙事

手法？

聂茂：我很赞赏这一集的叙事

表达，其核心命题是“发现船山”以

及这种发现的艰难过程。

坦率地说，船山先生的被发现

和被重视是非常小概率事件，自他

去世后的 300 多年，中国发生了多

少大事，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地寻找理论

依凭、价值坐标和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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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在《袁隆平全集》（湖南科技出版社

2024 年版）中，公开发表的“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院士的科研、工作、生活书信

计有 45 封，其中家信 9 封，是他写给他妻

子邓则的，书信的时间跨度从 1967 年到

1987 年。这些家信是袁隆平对妻子述说

的一些家中日常小事，反映出来的是袁

隆平杂交水稻研究与发明中的侧面。

一

9 封信件落款的地点分别是：云南元

江县、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水稻研究所、中

国农科院、北京机场候机室、长沙、海南

三亚师部农场、广州东方宾馆，这时正处

于杂交水稻研究艰难攻关与大力推广的

关键时期，可以想见袁隆平当时工作的

紧张繁忙。

最早的一封信写于 1967 年的云南

元江县，这是他最早的南繁育种之行，信

中说道：“8 月 8 日离开长沙，乘火车经柳

州、贵阳于 12 日始抵昆明，17 日乘汽车来

往西南方向行两日才达目的地——元江

县。长途跋涉，很感疲劳，尤其近来各地

的交通运输情况都是半瘫痪状态，乘客

拥挤之状实难形容，真是在家千日好，出

门时时难。”经过 10 多天艰难的长途跋

涉 ，袁 隆 平 也 与 大 多 数 人 一 样 ，发 出 了

“出门时时难”的感叹。

初来乍到，袁隆平以农业科技工作者

特有的眼光，描述了这里的自然环境，“元

江是云南最热的地方，地势特殊，四面皆

高山，中间一个下凹的平坝，大约比安江

的平地还略大一点，水稻可一年三熟，为

典型的热带风光，除水稻、蔗田外，到处是

香 蕉 、番 木 瓜 、龙 舌 兰 及 菠 萝 等 热 带 植

物。”他信中写道：“山野里的仙人掌长到

1—2 丈高，夜晚墙上的壁虎多得不可胜

数，此地也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奇装异

服，很为别致。”他告诉妻子：“我现住元江

县良种场，离城 3 公里，县农技站设在此

处。”“我打算在这里育苗，插秧后便回湖

南（约 20天，即 9月初），待抽穗时（约 10月

底）再来鉴定。”这一次元江育苗，就是杂

交水稻研究的第一次南繁育种试验。

在很多信中，袁隆平都会告诉自己

的行程或安排，以免家人挂念。“我们一

行五人定于明（26 日）晨乘机经香港转马

尼拉，大约下午 5 时可抵国际水稻所，这

次出国的任务是开会，在菲停留 10 天左

右，预计下月 10 日前回国。”（1985 年 5 月

25 日）。“我已买好 3 月 31 日到广州的飞

机 票 ，原 拟 回 家 一 趟 ，但 昨 天 接 中 心 来

电，四月上旬国际水稻所派人到长，要与

我商谈今年 10 月初在长沙举行的杂交水

稻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有关事宜。同时，林

乎加（原农业部长，现顾问）要在四月初

来长见我，因此，这次就挤不出时间回家

了。看来，要推迟到五月上旬待我从意大

利开会回国后，才有一段时间回家看看，

然后，我们一同去重庆接奶奶。”“试验任

务虽然重而繁，但进展还顺利，小林在此

人事均好，他又测出了一个很有苗头的

新组合，准备回湖南制种。”（1986 年 3 月

29 日）。“昨天陪外宾乘机到广州，明日直

飞马尼拉，这次到国际水稻所是以访问

科学家的身份同他们进行杂交水稻的合

作研究，时间是半年，但分两期，每三个

月 我 要 回 国 一 次 ，安 排 自 己 的 试 验 。因

此 ，明 年 元 月 份 可 以 回 家 过 春 节 后 再

去。”（1986 年 10 月 6 日）。这些是他匆忙

的工作印迹。

邓则安江农校毕业后，分配在黔阳县

的农技推广站工作。她不仅是家庭生活里

的贤内助，也是袁隆平科研上的好帮手，

袁隆平在信中有时也会交给她一些工作。

“交你的试验种子，莫忘了播种，并请可靠

的人管好。”“颜学明回校后，要他把我从

国际水稻所带来的新品系在 6 月 15 日前

播种，本田安排在中古盘 1号田。”

二

袁隆平常年在外南繁育种和参加科

研协作，远离家乡与亲人，在那个没有手

机与网络的年代，与亲人的情感交流，书

信是唯一的桥梁。他在 1967 年 8 月 19 日

的信中写道：“一路上，我都在想念着你

和小五一。不知小五一近来怎样？头上的

疱是否痊愈了？会讲话了没有？请速来信

告知。”在 1986 年 3 月 9 日的信中，他这样

写道：“上月 24 日离家，今天是 3 月 9 号，

屈指一数，离开你们才十三天，却觉得过

了很长一段时间似的，这说明我对亲人

切切思念的心情，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恐

怕是对你双腿有时感到乏力的担心。唐

医生所开之药的效果怎样，如果仍无好

转迹象的话，应及早去怀化诊断，并速信

告我，以便来长沙医治。”浓烈的担忧，溢

于言表。

袁隆平既有“愿天下人都有饱饭吃”

的大爱，也有依恋小家的儿女情长。“奶

奶、外婆的身体、精神近况好吗？望你多

多照顾 ，一家平安 ，才是最大的幸福 。”

（1981 年 3 月 24 日）。“关于买洗衣机之电

已收悉，不过别人都说，用一个难得的免

税指标买洗衣机是不合算的，但不管怎

样，这次回国时一定买一个双缸洗衣机

回家。向母亲问安！”（1985 年 3 月 1 日）。

“在京给你买了两条裙子一件汗衫（两黑

一深蓝），这是我第一次买裙子，不知什

么号码适合你穿，只好买两条供你选择。

这些东西我托人带回长沙，待回国后再

带来安江。”“母亲近来身体好否？甚念！

请你对他老人家加倍照顾，让春蒂专门

服侍她好了。”（1985 年 5 月 25 日）。“家中

的老母和年幼的孩子们全靠你当家和照

顾，我经常在想，有你这样一位贤德的妻

子，这的确是我和全家的幸福，希你多保

重自己的身体，加强营养和加紧治病。”

（1986 年 10 月 6 日）。

“家书抵万金”，袁隆平常年在外，他

会尽量抽空写信。“与去年 12 月中旬的一

个早晨一样，此刻我是在北京机场候机

室给你写平安信，我将在 2 小时后抵广州

时将此信投邮。”袁隆平的工作是紧张忙

碌的，在机场候机的时间，他也会利用起

来。

袁隆平患慢性肠胃炎，如何克服病

痛 的 影 响 ，也 是 他 们 信 中 谈 论 的 内 容 。

“我来这里已半个月了，迄今尚未发现过

肠胃病，身体和精神状态均比上次好得

多，原因在于我这次带了一些对症的好

中成药，若稍感不适，便服药预防，收效

甚好。”在另一封信中，他告诉妻子：“杨

梅罐头已成为我的生活必需品，若稍有

感染，我马上便吃杨梅，效果特好。”

袁隆平对待三个儿子的教育缺憾较

多，有时也会抽空尽量弥补。他在 1985 年

5 月 25 日的信中写道：“寒假期间，我自由

自 在 ，得 到 了 充 分 的 休 息 ，但 也 有 一 件

事，使我感到遗憾和内疚，即对五二、五

三的学习抓得不紧，父不严，加上母又太

慈，致使孩子学习不好，是我之过也。前

几天在北京新华书店见到《文科综合辅

导与训练》一书，特给五二购一本，希望

他认真地看看，同时你也要督促他做该

书的习题。”袁隆平的三个儿子分别起名

为定安、定江、定阳，老大袁定安是五一

节出生的，小名为五一，老二老三则分别

以五二、五三唤之，这样非常简便。

1987 年夏天，老二袁定江即将参加

高考，他专门写信给家里交代：“五二在

考 试 期 间 ，一 要 加 强 营 养 ，二 要 充 分 休

息。友人建议，每天早晨可喝两口人参汤

（三至四克人参与精肉蒸，不放盐，只喝

汤，不吃肉和参），有利于醒脑提神（但切

记不能过量，以免过度兴奋而导致反效

果）。要让他安静无虑的睡好午觉，即要有

人在考试期牺牲三天午觉值班，保证及时

喊醒五二。”信中他还叮嘱道：“7 月 14 日

为全省统一填志愿的时期，选什么学校和

专业，与录取与否和能否进好学校关系甚

大，需三思而行。原则是：若考得好，可适

当选好一点的大学和专业；若平平，则要

有自知之明，可选二、三流学校和非热门

专业。”对老三袁定阳的学习，他也特意交

代：“五三也应较严格地监督他学习，要他

订好暑期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并经常检

查和抽考。”信写完并已落款，但他仍觉得

强调不够，在最后又专门写上几句：“‘业

精于勤而荒于嬉’，以此古人之名言赠给

三个小孩，希望他们牢记在心并身体力

行。”（1987年 6月 30日）。

三

袁隆平对同事特别关心、关爱。在

1981 年 3 月 24 日的家信中，他给妻子邓

则交代的三件事，有两件都是同事所托

之事。

一件事是购买收录机。“曹老师和王

业甫都想买收录机，此地四喇叭的价约

270—280 元 一 台 ，加 上 打 税 ，估 计 要

470—480 元，但我只能带一台，他们谁愿

意要，请来信告之。”当时正值改革开放

之初，国内商品匮乏，日本产的家电产品

既先进又价格便宜，大多数人出国回来

时都要带些日本家用电器。袁隆平出国

访问，身边的朋友想带国外产品的人不

少，于是就有了信中所提到的购买家电

产品之事。据邓则介绍，这次代买的收录

机给了曹延科老师，此后不久代买的收

录机就给了王业甫老师，当年袁隆平给

同事们从国外带回了很多台电视机、收

录机。

另一件就是同事的工作调动。“关于

王业甫调工作一事，在长沙我去农业厅

科教处谈了一下，他们说科教处主要缺

笔杆子，而且执主笔的。看来，他调科教

处 不 那 么 容 易 ，需 再 做 工 作 或 另 找 单

位。”王业甫是安江农校的作物学教师，

其妻子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两地分居

生活十分不便，在袁隆平的极力推荐和

其个人的不断努力之下，后终于如愿以

偿，调入省农业厅科教处工作。

往事如风，袁隆平院士家书中的故

事虽已远去，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家风、情

怀和精神依旧熠熠生辉。

湘江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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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袁隆平在撰写论文。 资料图

王夫之（1619-1692），后人称之“船山先生”。是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

近日，四集纪录片《船山先生》在湖南卫视、芒果 TV开播，讲述王夫之历经家国破碎、坚持抗争，终成

“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孤峰”的经历。

该片主创为纪录片《中国》的制作团队，而文学撰稿人是中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聂茂。去

年，王夫之诞辰 405周年，聂茂出版了他写作了 12年的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在漫长的时光里，聂

茂阅读他，理解他，重塑他，与这位四百年前的哲人一起，在“自己的王国”里驰骋。纪录片首轮播出

后，《湘江副刊》专访聂茂。

湘江副刊：船 山 思 想 艰 深 难

懂，为何能在近现代以来还能有这

样大的影响力？近几十年来，船山

研究是“冷”还是“热”呢？

聂茂：船山思想难懂，但寻找

革命真理和前进灯塔的先辈们中

有很多能人圣贤。他们在前面做了

许多阐释性工作，使得后来者越来

越觉得船山思想的可贵与难得。这

样的一个人，一生大部分时间流离

失 所 ，有 许 多 机 会 去 当 大 官 挣 大

钱，可为了自己的信仰，他在南岳

诸峰间徘徊，思考的是国家的复兴

和民族的富强。而船山先生对中华

民族崛起的渴望，不正是一代又一

代中国人的渴望吗？这是船山先生

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原因所在。

近几十年来，船山学的研究已

经成为“显学”。但学界的“热”与大

众的“冷”形成巨大反差，许多人搞

不清王夫之、王船山、王阳明和王守

仁等究竟是几个人。这就恰恰说明

纪录片《船山先生》的制作和播放是

多么的重要。在新媒体语境下，应不

断推出一系列文化产品如电影、电

视连续剧以及短视频等，将船山先

生的形象和思想深入到大众中。

湘江副刊：船 山 先 生 一 生 以

“亡国孤臣”身份自居。清廷还是和

他有接触的，清朝的剃发易服令为

什么没有波及他？他以文化区分华

夷，在晚年对清廷的态度是否有较

大的转变？

聂茂：清朝的剃发易服令当然

波及了他，所以他躲进山里。当清

廷派人上山时，他又不断漂泊、流

浪。他一直瞧不起清廷，认为他们

是“蛮夷”，但康熙盛世以及百姓安

居 乐 业 ，让 他 感 觉 到 世 道 发 生 变

化。他不断追问和思考，终于探究

出根由：康熙之所以出现盛世，统

治者的治国理政的那套方略，正是

他一直要维护的以儒家文化为主

流的“正道”。

他深刻反省大明王朝的灭亡，

终于意识到，自己苦苦捍卫的只是

一个王朝中国。就像历史上所有的

王朝一样，被滚滚的历史车轮所碾

碎。所以，他有了文化中国与王朝

中国的区分。

船山先生离王朝中国越来越

远，距文化中国越来越近。许多年

后 ，他 才 看 清 两 者 之 间 的 深 刻 关

系，不禁哑然失笑：他曾经飞蛾扑

火般爱上的中国其实只是一个王

朝，一个皇权，而这个王朝或皇权

不在乎他的死活。

纪录片《船山先生》海报。

船山研究的学界之“热”与大众传播之“冷”

袁隆平的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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